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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my friends, how it might be possible that we were actors in some play 
and one of us began to get everything  mixed up. In these cercumstances we 
would be Play No.1. Perhaps that is how the angels see us; if one of those 








































































































































































































































































































































































































































同（见下 7.4.5.），短篇配置能时节奏加快，而长篇配置往往使节奏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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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弗莱塔格那部具有广泛影响的《戏剧技巧》（初版于 1863 年）74 和福尔克尔·克洛





















47 F. Grillparzer (1960-5) II, 28. 
48 J.Voigt (1954)169 给戏中戏下的定义是：“剧中的插入形式，它有自己独立的时间、空间和行动，一个
接一个地出现。”又见 F.S. Boas（1927）, R.J.Nelson (1958),D.Mehl (1961),W.Iser (1965)和 M.Schneling 
(1977)。 
49 L.Tieck (1964) 60. 
50 引自 Specraculum VI (1963) 364. 
51 J.Voigt (1954) 51ff. 
52 见 V. O. Freeburg (1915) 和 J. V. Curry (1955). 
53 见 V.E. Hiatt (1946)和 W. Habicht (1968)161ff. 
54 关于剧场隐喻及其与戏中戏的联系的讨论见 A. Righter (1967)。 
55 对这类对称的分析见 C. Steinweg (1909)。 




58 J.Scherer (1959) 200. 
59 关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结尾的分析见 J.Scherer (1959) 206-8。 
60 P. Pütz (1970) 92-5 正确地强调了“幕的结尾对将来时的指示意向”（p.92）。另一方面，V.Klotz 
(1969)却被他的对偶视角（antithetical perspective）所遮挡，没有看到戏剧分幕的背后所藏的真正意图。








                                                                      
他写道：“每一幕戏都包含若干个内容的独立单位。因为每一幕新戏都对应于情节的实际的内在发展的
新阶段。” 
61 在这一点上我们采用了 J.Scherer (1959) 205 中的观点。又见 D.and D. Kaisersgruber and others (1972)和
C.Mauron (1968). 
62 W. Kayser 的分析（1963）170-3 就受到了将这两个方面加以混淆的影响。 
63 P. H. Livitt (1971) 9 将这个段落单位规定为“结构的基本单位”，我们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也同意 S. 
Jansen（1971）401 中的看法，但他将基本单位错认为“情境”，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又见 M. 
Dinu（1972）。 
64 J.Scherer (1959) 211-13. 
65 K.Aichele (1971). 
66 关于哑剧表演的讨论见 D.Mehl（1975），关于“Rey(h)en”的讨论见 H.Steinberg（1914）和 A.Schöne
（1964）。 
67 B.A.Uspenskij(1975)157-85 分析了由包罗万象的框架和段落划分框架所导致的审美问题。 
68 在这个语境下，参见 J.Scherer(1959)214-24。Scherer 宣称，即使是法国古典戏剧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用
“场”（scène）来标志每一个配置的改变。然而，就多媒介作品而言，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69 见 P. Pütz (1970)27-31。又见 F.Dürrenmatt(1966)193f.《关于〈物理学家〉的二十一个问题》的第七部分
说：“在戏剧行动中，机遇包含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谁有可能偶然遇见谁。” 
70 关于古希腊罗马喜剧中的上下场，参见 K.S.Bennett(1932)和 M.Johnston(1933)。 







见 H.Holzapfel (1914)，G.E.Duckworth (1952) 98-101 和 K.Aichele (1971)48-54。关于戏剧分幕的问题还
没有全面综合的研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无法在此进行这项研究。 
73 最新最重要的贡献是 T.W.Baldwin（1974）, G.Heuser(1956), C.Leech(1957), W.T.Jewkes(1958), 
T.W.Baldwin(1965)和 E.Jones(1971)。 
74 G.Freytag (1968). 








                                                                      
76 关于这类配置的历史的讨论见 H.G.Bickert (1969)22-39。 
